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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二回
论电力万方如一面

传玄经诸弟各殊缘

却说太华山上紫霞洞内，众仙正在谈论秦始皇帝如何致

死的问题，忽然飞飞进来，禀称泰山杨师兄到了。铁拐先生

笑道：“我算他这个时候也该到了，可着他进来。”飞飞便偕

颠颠出去，一会儿把杨仁带了进来，向铁拐先生拜了八拜。

先生便着和各位师兄师叔们见过，命在飞飞等二人上首坐

下。铁拐先生笑对何仙姑说：“你先时尽催我去救那清虚观

的刘法师，后来怎又不说起了？”何仙姑笑而答道：“先时原

很替他发急，后来见师兄做事，处处顾得非常周到，凡是应

救之人，没肯漏过一个，凡是应为之事，又不曾少做一件。

那刘法师是屡经妹子奉告，偏偏置之不理，因想师兄做事，

不得有错，想来这人一定有取死之道，无可救之理，所以不

得承师兄的恩泽。妹子自思学识有限，功行毫无，凡事总该

随师兄进退，自然可以少点过失。师兄所不愿救不去救之

人，我又怎敢多事。既不敢多事，也何必再向师兄饶舌哩。”

铁拐先生听了，不觉呵呵大笑，因指着杨仁说道：“你

们认清楚了，这位便是被赵高擒去的刘法师哪。那是我乘着

秦皇招致方士的机会，派他入京应聘，承他派在清虚观内做

个法师。我吩咐他的职务，便是等他恶贯满盈之时，赶紧将

他刺死。因为近百年来，人民天天受兵革之苦、暴敛之祸，

满望统一之后，有了真命帝皇，便不想恢复文、武、成、康

的故业，总不得再如春秋、战国两个时代那种兵连祸结、人

不聊生的情形。那知秦皇即位以来，自恃天命有在，残暴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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横，草菅人命，比七国时候更甚。果然这都是劫数所定，非

关秦皇一人之事。即如秦皇本人，也是应劫而生的一个魔

君。照例这等人也是先已犯了天条，贬谪凡世，当以尘世之

刑，代替天庭之罚。君民两方，都为劫数所支配，不由本身

作主。但是帝王称为天子，也称民之父母。为父母者，果能

修明政治，也可仰邀天庥；再能存成汤七事自责之心，抱武

王罪在一身之念，更未尝不可以挽回气运，转大劫为祯祥，

须知这都是帝王应有的责任。明识已经不可，何况变本加

厉，专作害民之事，做百姓的又何贵有这等帝王呢？到如今

长城戍卒已推定魁首，斩木为竿，纷纷起义，真命皇帝也已

出世，此时万万不容嬴政偷息人间。原因这人仁德不施，而

威震寰宇，有他在位一天，义兵就多受一天挫折，还不如乘

时了结了他，岂不便利些些？这等事情，有关全国人民的存

亡安乐，事体太大，天机不可预泄，所以师妹屡问，而屡不

相复者，正为此也。”众人听了，无不嗟诧太息。

正言间，忽听得半空中砉然一声，接着山中树木萧然作

响，枝头鸣鸟，都作惊惶之声，纷纷飞散。铁拐先生笑对张

果说：“你师父派他老友送信给你，你可出去瞧瞧。”张果不

解其故，姑且出洞一瞧，只见洞口大枫树劈断一枝，有信一

缄，斜挂在枝上。张果慌忙上前，取将来一瞧，果是文美真

人寄给他的法旨。张果叩了个头，捧在手中，走入洞内，呈

与铁拐先生，口中笑问：“这不就是用的剑光么？’铁拐先生

把那信交还他，命他自行开拆，一面答道：“剑光可以寄书

于数万里之外，不消片刻工夫。若能借用电力，虽极东极

西，还能通达言语，并可在一边写好了字，转眼之间，就映

现在对面，可比剑光寄书，又便利得多了。”众人听了，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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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骇然。张果受书参启，原来文美真人因张果功行太浅，着

他至武当山潜修。“路过芒砀山中，有人醉中行路，为一大

白蛇挡道，此人即真命天子。白蛇乃已死秦皇嬴政，怨气不

散，知道此人将代他而兴，即附于蛇身，欲于狭路中害他性

命。汝可隐匿山中，见有大灯一对出现山麓，即是白蛇出

来，速助真主诛之，此亦一大功行，不可忽视”等语。

铁拐先生即令张果速速动身。去后，又命杨仁也回泰山

去。方笑对钟离权道：“我想偕同何师妹周行天下，顺便还

去度化范杞良夫妻的后身。阿权该受我的《玄经》，可在此

和飞、颠二人好好用功。二十年后，你师父必来考验你的功

课，要是没甚进步，不但你师父要弃你如遗履，我也不敢再

来指教你了。”钟离权再拜应诺。铁拐先生即把所得的《玄

经》三卷付他，令他好好保守，如有遗失，罪当雷殛。钟离

权叩头拜受。飞、颠二人和费长房立在一边，见铁拐先生把

《玄经》独传钟离，面上显有不快之色。铁拐先生大笑，即

命钟离权把《玄经》取出，供在当中石案上，又命四人一同

向上叩拜已毕，然后随意翻出一页，却命费长房为头，先去

瞧了一遍，原来是一页只字毫无的白纸。又翻几页，也是如

此。随后飞、颠二人也都上去，一一翻过，所见也是白纸。

铁拐先生问他们瞧见什么没有，三人只得据实说了。铁拐先

生再命钟离权上去翻读，钟离权便瞧见都是很清显端整的大

字，因即朗朗高诵了一遍。铁拐先生叹道：“仙缘有定，成

就各殊，我岂有所偏怙，总是你们缘法不同罢了。要是不

然，为什么阿权看得明明白白是一部《玄经》，你们三人偏

都一字不见呢？”三人到此，方才没有话说，而一种不平之

气，还不免稍形于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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铁拐先生因说：“你们虽没阿权那么的缘法，但也不是

完全不准学习的，不过其中最高最深的几种，非至尔等苦修

冥炼，直至可以挽回命运之时，休想领会得来。而且到了那

时，还少不得我和阿权转相指授，如要直读此经，还是万万

办不到。这真所谓命有前定，物有主人，一点勉强不来的。

至如我从前读此经时，你们都亲瞧亲见，正是一目十行，非

常省力。如今轮到阿权用起功来，纵不能比我更快，也决不

在我之下。等他读完之后，再选出可能传授的，除了我已经

教给你们之外，大约尚有数十余种。在我们是不费心机的，

在你们虽晨夕攻苦，至少也得二三十年才能稍有头绪。至如

寻常之人，竟有苦教三十年，不得最浅玄法的。比到你们，

又不可同日语了。从前我用功时，不是也被妖人劫去，后来

带了你俩同去夺回，这事你俩总该记得。其实他便得了此

书，又有什么用处，还不过一本白纸罢了。不过彼时我却不

知此理，深怕内载秘法被妖人偷学得一二条去，即使书可得

回，而为祸已经不浅，因此把我急成那么样子，回想起来，

深觉好笑。现在，这山中所有妖精鬼怪，有的被我驱逐，有

的被飞飞等诛杀，差不多可以算得肃清。但你们也不能十分

托大，宁可小心一点，因为此经乃天地间的秘笈，系八景宫

至宝。

“当年我读完此经，缴呈祖师，祖师就算定钟离权可以

接传此经，因此仍旧交我收藏。说道：‘如遇大仙缘、大宿

慧，能够读得此经的，即可传授于他。’如今恰恰得了钟离

权，这人虽不是我的弟子，却与我是同门，论理关系还在师

徒之上，他又真能读得，可见确是祖师所说之人。我将此经

传授于他，一则道祖师之命，二则可以造就他的仙才，三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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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也从此可以释去仔肩。一举三得，真是再相宜也没有了。

在阿权得此异书，可算稀有的际遇，绝大的福命，然而也要

顶着我这一付重担子，万万不得疏虞。还有一层，此书也只

能尽这三五年中完全读毕，以后再加数十年习演之功，一面

再辅之以功行德业，如此捷进，不上千年，已是大罗天仙资

格，若论本领，就是天仙中也是不可多得的了。”

钟离权听了非常欢喜，又向空叩谢祖师，飞飞、颠颠和

长房也跟着叩拜。因是铁拐先生和钟离权，都允把书中可传

者间接传授一些，论理也该行此一礼。只有费长房拜罢起

来，忽见铁拐先生向他微笑，长房不解其意，忙问：“师尊

为甚笑弟子，莫非弟子有甚失仪，或有什么不妥之事么？”

铁拐先生笑道：“你虽是我的弟子，实在根基不深，仙缘两

字比飞飞等更不如。我想你离家已久，也该回去瞧瞧家人。”

长房大惊道：“师父怎么今天突然说起这话来？弟子若无仙

缘，怎会遇到师尊；若是道心不坚，师尊也不会将我带在身

边。这一向的时间，弟子自问也还没曾做坏什么事情，为什

么师尊忽然要撵弟子回去呢？”铁拐先生笑道：“命你回去，

也不是一定撵你出门墙之外。师徒之名分早定，便不能修

仙，这名分也不能废弃。我的意思不过看你将来成就太薄，

至多只能成个地仙，也还要你自己十倍用功，才能如愿以

偿。你出家之时，一家老小都非常悲痛，十分忧急，你也正

该回去安慰他们一下才是正理呀。”长房听了，不觉下泪道：

“原来师尊还是哄我玩儿罢了，倒把我瞎欢喜了一场。但弟

子出家之时，承师尊法力，家中人都疑我死在外面，现在山

中虽只几天，只怕家中人老的死，少的大，早都变成另一局

面。弟子就回去，也太没意思。无论如何，还是请师父终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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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成，带在身边，如有福命，就成个地仙，也是弟子所心甘

意愿，决没异言累师父烦恼的。”铁拐先生笑而颔之。

当夜师徒三人别了飞飞等，离开华山，仍旧取道咸阳，

预备往江南，去找那蓝采和夫妻。此时京中被项羽兵入关烧

毁残杀，弄得许多民居尽成瓦砾之场。秦始皇费尽心机，拿

多少人民膏血换来的离宫别殿，甬道园林，也已大半变成焦

土。铁拐先生等一面闲走，一面感伤太息，随便谈些前事。

只有长房一人，却正在默念自己的居室，不晓得可曾烧毁，

一家老小，不知都到那儿去了。想至伤心，禁不住潸然泪

下。因恐铁拐先生察见，暗暗留心他的神色，见他一点没有

注意的样子，尽和何仙姑说着闲话，心中一块石头方才摆

定。忽见铁拐先生举手指道：“长房，那不是从前的清虚观

么？难得这所宅院倒一点没有损坏，这也许是杨仁设法保全

的也未可知。我们既已到此，就到里面去瞧瞧，如可安身，

就在那里暂住，却也未为不可。”仙姑、长房都说很好。三

人到了观中，只见房子虽尚完好，却一个人也不见，就是应

用器具之类，也都不知那里去了。

铁拐先生叹道：“桑田沧海，变化极多。此地原是极热

闹繁华的所在，曾几何时，弄得如此荒凉。因念人生在世，

骨肉之躯，比那木石水田，更容易坏到千百倍。越是名利心

重的人，人也越死得快，想起来正是可怕可叹。”说时向长

房略略注目。长房笑道：“师尊莫非疑弟子还有名利之心

么？”铁拐先生笑道：“倒不专为你一人而发，你能知道了，

这就好了。”因又说：“你家在咫尺，既已到此，回去瞧瞧，

当是应分之事。修道不外人情，仙道也最重有情。贪恋世情

固不可，若对于至亲长幼、骨肉伦常之间，漠然无所动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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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，好如完全没有什么关系一般，那也不是修道人的本分

啊！”长房回说：“弟子自随师尊往来各地，早把世情看得淡

而又淡，就是家人父子之间，总还未能释然于怀。自恨识浅

学疏，不能悟彻真理，妄自恋爱家庭，即于道心相背，所以

蕴蓄五中。不但不敢陈于师尊之前，有时忆念方殷，每用强

制法儿把这些念头撇开。今闻明训，始知凡在情理之中者，

仍和凡人一般，不必强为做作，转失人的本真。师尊，可是

么？”

铁拐先生摇头道：“此言又有些似是而非。不忘骨肉，

不弃伦常，乃是做人的道理。从前祖师拔宅飞升，是为点什

么？就是我本人于得道之后，也曾奉祖师的法旨，度脱父

母，这又为点什么？总而言之，还不是一个情字。可见情之

一字，不但凡人不能打破，仙人更不能打破。不过仙人之

情，要先从无情中修成。可以用情的机缘，惟其先时无情，

乃能显他真情于日后。若也如凡人这样，一天到晚不离夫妻

父子，时时厮守，刻刻相亲，那还有什么时间和心力来作他

修道工夫呢？你才说自离家室，时时深念及家中人口，那等

思想，即是恨不能和骨肉亲人时时见面，寸步不离。但以强

制之力使他不迷，这在初学之人，原必经过这个阶级。如谓

修道之人可以如此，不背修道的本理，甚至说到不如此便非

修道人所宜，那就大误大谬了。总之修道既成，道心纯一，

俗魔外道，不能破坏。尽你心所欲为，出入进退，无不如

志，也无不合度。儒家所谓‘从心所欲不逾矩’者，其理可

以略通也。若如你们现时情形，道心虽坚，而道体未固，道

力更非常薄弱，自谓极有把持，却禁不起外魔的缠绕勾引，

一经牵动，全功尽弃。正该时时留心，刻刻在念，将你所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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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制之功扩充起来，至于百事百心，归到惟一惟精，不用留

心，不消顾念，而自无心念之可言，方才可以语于大道，方

才是大道入门的第一步功夫。现在如你等程度，正在可进可

退、能出能入的时候，纵不能完全绝凡念、屏俗虑，也断断

不许和凡人一般，时刻存着此种思想。最好要由强制而入于

自然，能够先做到不动心的地位，即有杂念，也便视同浮云

的过眼，完全不为所拘束。如此久而久之，自然能至惟一惟

精的地步。我个叫你回去一瞧，须知不是要你不弃俗虑，不

损凡念，乃是命你精一其心，勿为物诱。以我之静，应人之

动；以我之无，对人之有。以此心意，毋忘伦常，此乃纯和

冲己之道，和你所说之理，似同而异，相去极微，是万万不

可不认清楚的。”长房受教，又愧又感，自觉心地光明了许

多。

当晚别了铁拐先生，自去找他的家人。走出观外，问了

一声，知道自己村庄并没受着兵火之灾，心中很是安慰。于

是紧紧趱行。到了自己村口，忽见一个女人被几个无赖拉拉

扯扯的，口中说出许多不干不净的话。那女子只是哭叫救

命，还说：“我家中犯法，也须到官理论，不能受你们如此

凌辱。”长房一听说话声音，好似自己妻子。定睛一瞧，可

不是，一点不错的，正是妻子白氏。刚见一个无赖在妻子面

上拧了一下，笑道：“你丈夫早已逃去，你家又犯了大罪，

你要是在行的，快跟了我们去，包你有吃有穿，一辈子不受

人家的亏。”白氏便破口大骂起来。无赖们也怒道：“我们把

她拉去，大家快活一宵，明天再送官去。”于是胡哨一声，

拥着那白氏如飞而去。长房一见这副情形，气得三尸神炸，

七窍生烟，更不思索，拔步便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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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知能否追到，却看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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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三回
王一之因愤开杀戒

二郎神下世儆凶横

却说王一之眼见自己妻子，被一班无赖如此挫辱，不觉

愤火中烧，三尸神炸。又见无赖们将白氏拉了就走，白氏披

散了头发，跳着双足，衣服也给扯碎得不成个模样，口中只

高喊：“救命哪！强盗抢人哪！地方救命哪！”其声惨急，不

忍入耳。一之再也忍耐不得，看看白氏已被他们抱有百把步

远近，施出他缩地法儿，双足一蹬，早和他们相接。众人见

眼前平空来了这么一个男子，不由大家称奇道怪、疑神疑鬼

起来。

一之也不和他们多说，却忙着先问白氏娘子：“可还认

得卑人么？”白氏一见一之道装打扮，神色反比昔时少壮，

明明认得是自己丈夫，但是心中有了这层疑点，兼之隔别多

年，追寻无着，久已传闻丈夫死在外乡，今见他突如其来，

无意相值，更觉天下无此巧事。再不然，或许是他客死他

乡，鬼魂回来，知我有难，特地显形相救，所以先时并不见

他躲在何处，转瞬之间，忽然立在面前。如此一想，便觉后

说最为可靠。好在总是自己同床共枕的丈夫，便明知是鬼魂

出现，却也不怕，便拉住一之道袍，号天啕地地痛哭起来，

说道：“你是早已死了的人哪，如今怎得来此，敢是知你妻

子有难，特来显魂相救么？”一之只说了句：“不得胡说，怎

见得我是鬼魂？”话未说完，那批人已一拥而上，问道：“你

到底是人是鬼，还是什么妖精？算你是鬼，你妻子现犯了王

法，我们正预备送去当官，你在阴界中，和我们阳界不通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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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，劝你少管闲帐为妙。要是不然，我们先将你捉送城隍庙

去，交与城隍神爷，先办你一个委认民妻的大罪，看你可能

作个平安之鬼？”

一之本来怒极如雷，一听此言，更属恼恨之极，抽出佩

剑，向说话的人喝道：“该死的贼子，青天白日强劫有夫之

妇，还敢把生人当作鬼魂，胡言乱讲，我就着你看看鬼魂的

手段！”举剑一挥，这人的脑袋便轻轻掉下地来。惹得众无

赖大呼道：“那里来的野道士，杀了人了！”一齐上前来捉一

之。一之把白氏一推，用缩地法推出半里之外，自己却仗剑

和众人搏战。可想这批东西，平日只会恃众横行，鱼肉乡

里，那里懂得拳剑功夫，况又手无寸铁，十几双赤手和一之

对抗。一之正在十分愤怒，那里管得许多，举剑乱砍，一霎

时杀翻了六七人，余下五人也都受伤逃走。一之大笑道：

“畜奴，早知如此不耐战，何苦做那些恶事。”追上前喝一声

“止”，五人十只脚，便如钉在地上一般，一动也不得动。一

之笑道：“你们这班光棍，留下性命，总是地方之害，不如

多费我贫道一些气力，全批替我归阴，也好早早见到城隍神

爷，着他派人来捉我去办罪。”说时，又举起剑，顺次儿一

个个横砍将去，接连杀了两个。

那些人脚虽钉住，心中还是清楚，口中也能说话，只得

大声哀求：“上仙饶命，小人们再不敢为恶了。”一之笑道：

“也晓得不敢为恶么？凭你一句空言，谁来信你。”于是又杀

了一个，眼前便只剩两个了。那两人号泣道：“上仙慈悲为

怀，济世为本，我们所犯的罪，至多不过抢劫民妇，无论如

何，也还不致杀头的罪名。今上仙已将我们弟兄杀了许多，

只剩我们两人，大仙便有万分的雷霆，也可减去一大半儿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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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不容我们多活几天么！”说着便哀哀痛哭起来。一之一听

此言，蓦然记起铁拐先生的教训来，觉得这两人说得很对，

自己原做得太过分了。一时之怒，枉杀多命，真有似乎倚仗

法力，欺害平民。况以宝剑对付赤手，不但不武，也属不

仁。心中一悔，不觉把宝剑丢在地下，恨恨地说道：“多年

功行，不及一时横暴。我真不解与你们有甚冤仇，害得我如

此地步呢。”自己说了几句，见那两人还在哀求，不觉垂头

丧气地说道：“我放你们去吧，你们也得好好地做人，千万

不要再蹈覆辙，扰害闾里，那时我便不杀你们，王法和天

道，不是一概可以幸免的。走吧，走吧！”二人得了命，叩

个头，鼠窜而去。一之因一时之忿，杀了这许多人，心机一

转，不觉由愤怒而变为悲悔，自怨自艾地怔了许多时，在地

上拾起剑，无精打彩地向前走去找他妻子。

忽听后面又有人大呼：“杀人的凶犯，走那里去！”一之

大惊，回头一看，只见一个白衣道人，骑一匹白象，泼风也

似地追上来。一之只道难逃此厄，正在灰心短气之时，索性

放大了胆，准备拼去这条性命也罢。于是止步不前，等那道

人来近，方举手为礼，问道：“道友何来，敢问贵乡法号？”

那道人冷笑说：“你这蛮野的人，也还懂得礼数么！出家人

慈悲为本，似你这等举动，休说报仇过分，违王法，犯天

条，种种不合之处，单说你倚仗些小道术，欺凌手无寸铁、

不知道法的平民，这等可丑可耻之事，把我们道教中的脸子

都丢完了。再说以法术对付常人，只能用以救人济世；若用

于杀人，除非其人身犯大罪，王法未加，而后此尚有为害地

方之虞，既不可以理喻，只好暂破杀戒，为民除害。所杀亦

以少为贵。多残物命，已伤天和，何况草菅人命，至十人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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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，这是何等残暴之事！常人如此，已该杀有余辜，若以修

道之人，利用道法如此残暴，正该加倍治罪。因为照你这等

行事，大凡稍通法术之人，简直可以杀尽天下人民。我辈修

道之人，直成天下人民的刽子手儿。此风一长，只怕道教要

消灭了。”一之听了，满心都是惭惶懊悔，半晌半晌不敢答

辩一言。

那道人又道：“再说你的事情，你因眼见自己妻子受人

侮辱，愤而出此，其情也似可原。再如你说此辈决没好人，

杀了他们，也可为地方除害，听来也似有理。殊不知人民犯

法，本归官中治理，我辈方外之人，横身加入，已属越职违

法。像你这等意思，简直凡是修道之人，都有干涉时政的权

柄。试问天地生人，为什么不把政治之权，付于道教中人，

不更直截了当，省却许多冤抑？为什么还要设官立职，并设

天子以主其事呢？即吾辈不得已而与闻人事，总以多做好事

为宜，那些杀人放火的野蛮勾当，决不是我们应为的事。你

既杀了多人，又要冒这为众除害的美名，尤其近于大言不

惭，简直是毫无道理，不必置论。试再就你自己的事情而

言，大凡为恶之人，必有一个魁首，魁首之外，也有被胁而

来，也有被诱而致，也有出于种种不得已的事情，勉强附

和，决非完全都是恶人。官中捕到大批盗犯，为什么不得马

上并诛，也要细细审问一番，正因盗中并不全是忍不可赦的

人。而恶人之中，又有主从之分，轻重之别，苟可末减，终

得破格周全，予以自新之路。决没像你那样不分首从，不别

轻重，一味加以诛戮之理。你们师徒成日都说秦皇凶残不

仁，残民以逞，甚至你师父还派人行刺，使他不得善终。如

今照你这等行事，岂非比秦皇更来得残酷么！我倒还去请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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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那师父，教出这等徒弟来，可得联带负些责任哩。”

一之见道人言言中理，语语有棱，而且尽知自己之事，

想来必是大有来历的天上金仙，休说自己抵抗不得，而且身

负重罪，理应束手受刑，再敢抗违，情同拒捕，本人固罪上

加罪，且恐真个贻累师尊，此心何以自安。想到这里，连自

己老婆现在那里，家中究竟犯了什么大事，也都不暇计及，

扑倒身向那道人叩头伏罪，只说：“一切罪恶，都缘弟子性

太急，质太粗，冒冒失失闯此大祸。弟子的师尊原说弟子不

配修道，早有逐出门墙之意，经弟子再三哀求，暂予收录。

不料弟子贱性愚鲁，刚刚离开师父一步，就弄出这等大事，

这真和师父丝毫没有关系。还求上仙代我师尊执法，刀锯斧

钺，心甘领受。”说罢，叩头不止。

那道人叹了一声，吩咐起来。一之只得起身，站立一

旁，俯首听命。道人说道：“吾乃玉帝外甥二郎神是也。因

奉帝命，不久楚汉相争，汉王当为天子，命我巡行天下，察

视民间，见有人民疾苦冤抑之事，可救者救之，不可救者，

也应设法使得减少苦痛，或者防止祸事的蔓延，勿令扩大。

刚刚下凡，就见你做出此事，本应交付你师父，再行送入冥

中，打入九幽地狱。姑念你师道德高深，不忍他丢此颜面，

再见汝已知悔罪，况事出无心，拟即由我带去治罪，还可从

轻发放。你可速去，把你妻子送回家中。他是贤德之妇，仙

神共敬，你得好为安置，莫叫他再受困厄，将来自有人去提

挈他的。你把此事办妥，三天后仍来此处见我。”

一之涕泣叩拜，仍用缩地法赶到妻子所在的地方。因人

烟不多，一找就着。夫妻俩稍叙离情，一之也不再将自己得

罪之事告他知道，一同回到家中，问起闹事起原。原来一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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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年出家，没有子女，由一之的兄子兼祧过来。此子即上年

何仙姑往访一之时，开门接谈之人。幼时还算了了，长大起

来，却一年不如一年，专喜结交匪人，干些没规没矩的事

情。不上几时，把所有产业败个罄尽，本生父母，气得都成

胀病，相继下世。一之妻白氏夫人，年虽不小，却还有些丰

韵，一之在家时，伉俪之情本笃，迨他出家之后，多少亲友

都劝他趁年轻时再醮与人，免得受那青春寡鹊的苦况。白氏

矢志守节，百折不回，因此，地方上人又都同声钦敬。不道

那兼祧之子把家私卖完之后，不晓听了什么人的撺掇，说：

“你继母年纪虽大，多少年轻姑娘还没他那么丰韵，你天天

忧穷，何妨将他拿出来，换几个钱使用。”这嗣子先时还不

敢赞同，后来实在穷不过了，想尽方法，弄了笔钱，跑入博

场，预备作背城借一之举。自谓一博而胜，聊可度得日月，

便当从此洗手，勉力好人。

谁知老天爷好像有些不大相信他真能做好人，并也不希

罕他能够改过，凭他说得那么好法，偏偏运气不好，结果不

但把背城的资本一博而空，还欠了人家一笔大钱，立下笔

据，限期偿还。这一来，就不怕他不从继母身上打算了。此

时咸阳地方，虽经兵灾火灾，究竟曾经建都之处，和别处气

象不同，一般市面上还是熙来攘往，热闹非凡，并且也有许

多女闾，供一班王孙公子们追欢买笑之需。白氏品貌既佳，

地方上早有美人之称，因此他那嗣子就存着不卖便罢，要卖

就和娼家交易，可以多得身价。果然此言一出，不到两天，

就有一家女闾肯出三百纹银，买去为娼。又怕白氏不肯答

应，故意弄来许多无赖，去他们家中吵闹，只说嗣子在外犯

了什么大罪，已经捉到官中，并要提他母亲到堂。白氏女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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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知，果然被他们哄了出门。一出大门，这班人就施出轻薄

手段。想他素有美人之名，平时连面都不容易见，今既沦入

女闾之中，落得趁此机会，大家寻个开心。却万料不到一之

正于此时归家，可巧狭路相逢，闹出这么一件大案。

在无赖们心尚未开，头已落地，果然太不上算；而一之

因一时之气，闯此大祸，不但修道无望，还得领受刑罚，不

知何日方得出头，并不知受的是那一种刑法，心中也不无担

着惊恐畏惧。况且家中之事，虽经查明，而白氏如何安顿之

法，却还想不出来。还有那不肖的嗣子，自从惹祸之后，闻

得叔叔回家，不敢回来相见。一之这时满心都是悔愧，那有

责他之心。而在嗣子，却不能不预防为那批无赖之续，没奈

何，只好东藏西匿地躲在外面。一之对他也是万分歉疚。正

想至无可如何，又得外面消息说，官中得地方亭长报告，发

生十人被杀的巨案，官吏已派人查缉，务获正凶究办。一之

自思杀人之时，似还没人瞧见，因为地处荒僻，本少行人，

加以历时不久，也竟没人行过，告发二字倒不放在心上。怕

只怕自己的嗣子祸心不死，要是他老先生自作原告起来，这

便没法可以避免官司。自己虽可逃走，所虑者还是妻子白

氏。看看又过了两天，这天一之已决心回去见见师父，索性

把自己所闯之祸和二郎神惩办一节，从直禀告，再行请示办

法。

正想出门，忽听空中似有人语，急忙走至廊下，仰头一

望，一跛足道人自天而降，不是别人，正是自己预备往见的

师父铁拐先生。一之不禁又感又愧，又是惶恐，俯伏于地，

口称：“师尊在上，弟子已成道教中的罪人，不敢见师尊的

面，只求师尊重重处罚，替弟子消减罪过。”铁拐先生见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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